第三名（蔡霈瑀，台中縣梧棲鎮）

戀 戀 梧 棲

　　燕鳥飛過，拉隔出一片湛藍無邊際的天。暖陽煦煦，清灑在四合院場上的稻穀，那股蒸潤過的金色香氣，隨著梧棲港飄散來的鹹鹹海味交融在一塊兒，細細隱藏著記憶中的味道。

　　那年，阿嬤十八歲，紅嫩淺淨的臉龐，不時漾著柔和微笑，穿起她親手裁製的合身衣裙，典雅素麗如白色茉莉。那雙細緻飽滿的手，總被鄰家嬸嬸摸著笑說：「這以後一定嫁好額人！」

　　一個午後，阿嬤晃悠悠騎著車，恣意地開心，後座載著她作裁縫攢來的錢換得的第一包米，完全沒注意輪下到來的那顆大石頭。「哇！」如浪花的全跌在田埂邊，米例如細碎白石落了滿地，前一秒的喜悅在下一秒湮滅，阿嬤自責的眼淚撲簌簌流下。「小姐，哭不好看啦，我來幫你撿。」阿嬤抬起頭，有個渾身浸滿陽光的男人撞進她眼底，咧開了一嘴的燦爛。彷彿等待了幾世，兩人安安靜靜地檢拾一顆顆的米粒，原本熾熱的天氣竟漸漸溫和起來，薰得一息甜甜米香，將兩人的背影環裹於未來的生命中。

　　「你自己選的，就要自己負責。」阿嬤的母親這樣告訴她，但阿嬤相信這個男人會帶給她幸福。因此她不顧鄰家嬸嬸惋惜的言詞，不顧來說媒的有錢人家，她一針一線縫製著繡花鞋，經線緯線來來往往之間，比往昔都拉得更緊更堅定。

　　換下新娘衣裳的隔天，阿嬤下田幫忙了。前一晚阿公對她說：「嫁來阮厝很辛苦，不過以後我會好好疼惜你。」日子雖然苦，但阿嬤總是笑意盈盈，因為她有阿公和七個孩子給她的無限的愛。

　　不知從何時開始，阿公吃飯總是蹲著，推說這樣吃比較舒服。那天，阿嬤拿涼水稻田裡要給大夥兒解解渴，遠遠見到一群人手忙腳亂扶抬著一個人，阿嬤定睛細視，那全身痠軟的男人竟是她一向硬挺的丈夫。

　　肝癌末期，肝臟痛到不行，這就是不願讓家人擔心的阿公，逕行蹲在地上吃飯的原因。阿嬤總在暗夜裡獨自哭泣，卻在阿公面前表現樂觀堅強，每天將阿公最愛吃的水梨削成片片晶瑩彎月，細心送入阿公口中，彷彿咀嚼著兩人結褵以來的幸福滋味。

　　這天陽光特別刺眼，阿嬤手捧一小方巾的白米小心翼翼的走進病房，那是阿公要求阿嬤帶來的。「聞到這氣味，我就可以開心地走了，你永遠攏是我的最愛。」阿公使盡力氣聞著，阿嬤努力地將手塞在阿公手裡取暖，交疊緊握住最終的幸福，一直到阿公沒了氣息……

　　三十年後，阿嬤告訴我：「嫁你阿公，我從來沒後悔。」此時收音機的廣播傳來一陣歌聲：「你的心我會永遠記條條，因為我是你的家後……」原本專注地縫製小曾孫衣服的阿嬤，緩緩仰起頭來，深吸記憶中那米香與海味交融的味道，笑了。

評審評語：含蓄不露，情感真摯。

